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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浜村位于浦东新区周浦镇东北
部。 1958年，界浜村种下了第一棵桃树。

改革开放以来， 界浜村逐渐形成以水蜜
桃种植为特色的产业布局。

2012年， 界浜村农田流转， 原 14

组张氏花园宅原址上建成周浦花海生
态园，为美丽村庄点缀了靓丽的一笔。

如今的界浜村，以“一花一果一民
宿”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计划将周浦
花海、界浜村北片桃园与迪士尼西片区
规划结合，打造一个集生态农业和特色
农村为一体的国际旅游度假区。

从“草房”苦日子到坐拥花海

首席记者 宋宁华

我和我的小康村

■ 界浜村村委会成为开放式的集健身、

休闲、绿化于一体的露天广场

乡村名片

■ 村民张平安在自家 3层别墅的院子里侍弄花草

本版摄影 记者 徐程 摄

■ 界浜村对河道进行治理，

打通断头河，美化两岸风景

———看浦东新区周浦镇界浜村如何逆袭

    这几天天气炎热，59岁的界浜村村民张

平安一大早就起身，到家附近的周浦花海，拔
拔草、侍弄花花草草，上午工作几个小时，中

午就可以回家休息了。
记者在张平安家看到，他和儿子家门对

门各住一幢农村别墅。“记得小时候家里住的
是草房子，连吃饱饭都成问题。我做梦也没想

到，还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

张平安家的“逆袭”并非个例。近日，记者
来到浦东新区周浦镇界浜村，采访了包括 70

岁、50岁、30岁等不同年龄层次的村民等，他
们通过一个个场景的变化，讲述了从自家到

乡村的巨变。当年的“穷村”，如今已经成为全
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

草房子
1982年：“我家的‘草房子’

成了‘瓦房子’。 ”

在曹文轩的小说《草房子》里，草房子美
轮美奂。“这一幢幢房子，在乡野纯净的天空

下，透出一派古朴来，但当太阳凌空而照时，
那房顶上金泽闪闪，又显出一派华贵来。”

文学作品中“丰满”的草房子，到了现实

生活中则很“骨感”。张平安家祖祖辈辈生活
在界浜村，他告诉记者，小时候家家户户住的

都是草房子。“屋顶是收割时候的稻草铺成
的，房子是木头搭起来的，不用钉子用卯榫连

接起来，地板就是烂泥地。”张平安说，要是谁
家能铺青砖地板，就是有钱人了，而且，这样

的“草房子”简单到了极致，除了门，连个窗户
也没有。冬天虽然暖和，夏天就闷热难耐，一

家人就干脆到房子外搭块木板睡觉，晚上和
无数蚊虫“亲密接触”。

当时家里的床是啥样？“我记得小时候政
府推行土葬改革后，许多人家囤的棺材没用

了，就拆成木板拿出去卖。”张平安说，家有 4

个兄弟姐妹，自己排行老三。一家人住在三十

多平方米的一间草房子里，买了几块棺材板
一搭，就是床了。

父亲在建筑工地做泥工，妈妈在家种地，
经常是这个月还没过完钱就用完了，靠预支

下月工资勉强维持生活。因为家境贫寒，读到
初一，张平安就辍学挣工分去了，当时全村没

有一个大学生。
上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村里开始

有了第一批瓦房，都是一层的平房；张平安也
在 1982年住上了瓦房；如今，这些“瓦房子”

退出历史舞台，纷纷翻建成农民别墅。

现在，张平安的儿子研究生毕业了，在银

行工作，“儿子一家就住在不远的镇里，最近

他被单位派到北京工作，暑假里儿媳妇带两
个孙子去看他了。”

结婚“三大件”

1974年：“我结婚时流行‘三大件’：

樟木箱、棉花被、漆木桶。 ”

今年 71岁的孔文昌，和共和国同龄，曾
当过界浜村的老支书。最近，他家刚刚签约了

农民相对集中地安置房，分到 4套房子，除了
给儿女的外，自己留了一套镇里的房子居住，

离公交车站、地铁站、医院都在 1公里左右，非

常方便。
孔文昌告诉记者，小时候家境贫寒，父亲

去世得早，小学没毕业就辍学，靠母亲和爷爷
奶奶养大。之后参加了扫盲班，在生产队当过

财务、会计，后来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上世纪 60年代末、70年代初，村里开始

开河修路，乡村面貌渐渐改变。”界浜村顾名
思义，与河浜有关，但当时河浜淤泥沉积，亟

待疏浚。“那时候没有机械，都靠人工下河挖
淤泥、一担担挑上来，六灶港、大治河都是这

样疏浚的。”
要致富，先修路。周祝公路、周邓公路等

工程也开始启动。“当时没有水泥、柏油，用上
钢三厂的废钢渣铺路，走上去很不平整，不舒

服。”1987年，孔文昌当上了村支书，开办了一
家村办企业，挣的钱都贴补到乡村建设中去。

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逐渐推开、
分田到户，老百姓生活开始滋润起来。“1974年

我结婚的时候，村里有钱人的嫁妆一般标配‘三
大件’：樟木箱、棉花被、漆木桶（脚盆）。到了上世

纪 80年代，‘三大件’则升级到自行车、手表、缝
纫机。”他回忆，当时上海牌手表 120元一块，一

个村只有两张票，买糕点等也都要凭票供应。
“现在，界浜村几乎家家都有了小汽车，

而且至少一辆，出去旅游也是家常便饭，书本

上写的小康生活成为了现实。”

桃农路边摊
2010年:界浜村成立水蜜桃

栽培学习小组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一代国画大师黄宾
虹、张大千曾到周浦看桃花，与民国才女、傅

雷的表姐顾飞唱和作画，留下佳作《红梵精舍
图》。如今的界浜村，有千亩桃林、500多户桃

农，年产桃 100多万公斤，是名副其实的桃乡。

今年 36岁的界浜村干部杨玉霞说，从上
世纪 90年代开始，家里开始种草莓、西瓜、桃

子，凌晨采摘了，天还没亮就骑着自行车往市区
里赶，希望卖个好价钱。

“记得有一次家人骑车去卖桃，碰上大
雨，路滑摔倒了，不但人受了伤，桃子也摔坏

了，一家人沮丧了好几天。”每到桃子收获季，
村里就会出现大批村民沿路卖桃的景象。

“虽然辛苦，但至少能吃饱了。”同样种过
桃子的张平安告诉记者，从上世纪 90年代开

始，他除了在瓦屑搪瓷厂工作，还干起了种桃
等副业，每年靠卖桃子也能赚 3000元，加上

平时的工资，温饱不愁了，省吃俭用还能攒笔
钱，把家里的老房子装修了一下。

如今，已经很少有桃农再“练摊”卖桃了。
2010年，界浜村民成立水蜜桃栽培学习小组，

邀请农业专家授课传艺，提升产量和品质。界
浜村还与周浦镇农投公司合作，通过统一技

术、统一包装、统一销售，将界浜村的“湖景蜜
露”桃打造成了品牌商品。有了品牌，打通了

销售渠道，桃农们再也不发愁卖桃子了。
在上个月底举办的浦东新区第十二届

农博会上，周浦镇党委书记吕东胜“变身”

网络主播，为桃农们吆喝直播带货。自称
“东哥”的他金句频出，在推荐界浜村的

湖景蜜露桃时，用上了时下最流行的歌

词———“麻烦给我的宝宝们来杯蜜桃莫

吉托（一种调酒）”。直播

间开通没多久，农产品就被
一抢而空。

“家门口”服务中心
2012年:周浦花海生态园建成

2002年，原界浜村、窑墩村合并组成新的
界浜村。“桃源界浜，田间花海”，成为界浜村

在产业兴旺方面的两大目标。
记者在周浦花海看到，虽然不是春天，没

有百花争艳，却也绿意盎然。占地约 550亩的
周浦花海，把现代农业花卉种植、生态绿地、

旅游休闲有机结合，已创建为上海市科普教

育示范基地、国家 3A级旅游景区。也为村民
提供了就业岗位，他们坐拥花海，在“家门口”

就轻轻松松把钱挣了。村里发展的硕果，最终
由村民们共享。记者在界浜村“家门口”服务中

心看到，原村委会办公楼全部腾出来，设置了党
群服务站、市民事务受理服务站、文化服务站等

“四站一室”服务资源。
“接受采访用的会议室也是临时借来

的。”界浜村支部书记姚辉笑着告诉记者，村
委会的办公空间趋零化，所有人都没有固定

的办公室和工位，所有村委会干部的名字和
联系方式全部公开，方便随时随地服务村民。

在“家门口”服务中心门口，记者发现了
一个细节，这里是一个开放式的小广场、九曲桥

可以供村民们休闲、跳广场舞，“夏天晚上，跳交
谊舞的、广场舞的⋯⋯一直要到晚上 8时左右

人群才渐渐散去。”
“逆袭”的界浜村，未来还会怎样“惊艳”？

姚辉告诉记者，界浜村聘请了国内知名设计
师作为“梦想改造家”，设计一批乡村建设示范

点，首个项目就是将原来老旧的百姓礼堂，改
造为“婚丧+文娱+桃市”的公共服务综合体。

不久的将来，界浜村还将打造一个生态
田园综合体项目，实现盈利反哺村民；人们来

到界浜村，可以感受到“满园春色如许”的新

时代新农村风貌。


